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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散文传统在当代台湾的传承与发展 

刘秀珍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当代台湾散文受到京派散文的深刻影响，其创作传承和发展了京派散文的创作主题、审美品格和艺术手法，但随着
时代环境和文化思潮的变迁，其书写模式较传统京派散文又有了诸多变化，融入了新的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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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其散文创作无
论就质还是量而言，都是极为引人瞩目的。而台湾

散文的发展，既有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更主要得

益于两个基本源头的滋养，一是中国古典散文传

统，另一个则是随五四新文学而来的现代散文传

统。台湾散文的发展，与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传统

是密切相关的。无论作家本人是否承认，他（她）都

会在学习与写作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五

四散文传统的影响。以梁实秋、林语堂、张秀亚等

人为代表的散文大家，承接五四文学余绪，受到了

周作人、何其芳、沈从文等京派散文家的较多影响，

更多倾向于京派特质的散文写作，对后来的一批散

文名家包括杨牧、余光中、张晓风等人的散文创作

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历史

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京派散文在台湾的承继中已

然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无论在题材、风格或审

美取向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变化。

一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存在，早已得到学界

的认可并写入了文学史，关于其文学创作理念、审

美特征等方面的论述亦成果丰硕。而京派散文作

为京派文学的一支，其发展并非静止不前，它始终

处在一个动态延续之中，从发端期的周作人等到其

后的废名、沈从文、何其芳等人，到４０年代的汪曾
祺乃至建国之后的杨朔、贾平凹，这里是可以理出

一道虽不明显但不可忽视的潜在线索的。推及彼

岸的台湾散文，一批承袭五四文学流风余韵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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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遗余力的书写，也为京派散文风韵的传播开创了

先声，并且影响了一批后来的散文写作者。虽然他

们的散文创作不能都以“京派”命名之，但探求其创

作的艺术特色、思想底蕴，却可以发现京派散文影

响之印迹，对我们梳理一个文学流派的影响和文学

史意义，总结台湾当代散文的发展特征将会有所

启示。

京派散文，从创作的主题而言，主要是对普遍

人性的关注、闲适书写和田园题材创作。在京派散

文家那里，阶级的概念是模糊的。他们认为：“一个

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是用在

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

人性作为准则。”［１］２０对于人性关注的另一层面是指

京派散文家对于平凡人性美的追求。周作人散文

里所体现的人性之美，正在于他于个性抒发、性灵

书写中所坦露的真性情与朴实平淡的风致，“那种

“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将永远是健康而合乎

人性的”。［１］１５１－１５２京派散文家所表现的对于平凡人

性美的追寻，是一种“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

人生形式”。［１］３５７闲适书写主要以周作人、废名、俞

平伯等人为代表，创作的是一种冲淡、闲适的小品

散文，多取材自日常生活，行文任意而谈，富于谈话

风，其首倡者当推周作人。“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

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为浅率空疏，实际却

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２］冲淡平和的文风，娓娓而

谈的语言，身边琐事的絮叨，远离时事的态度，构成

了周作人小品的“闲适”品格。俞平伯、废名、钟敬

文包括林语堂等，都心仪于周作人的创作风范，将

之作为学习对象，进一步推动了闲适小品的发展。

京派散文另一个主题是田园题材散文创作，具有浓

重的牧歌情调和诗化色彩。和鲁迅一派乡土创作

不同的是，他们不是要表现“老中国儿女”的封闭愚

昧与落后，而是或者努力把乡土印象美化，或者借

对现代文明侵蚀下农村人事变化的烛照，来表达对

于曾经质朴而静美的家园的怀念。在艺术追求上，

京派散文后期更注重对艺术技巧的经营，已不满足

于娓娓闲谈，不满“作文如说话”，“不赞成把写得

不像样的坏文章都推说是散文”，［３］他们决意要在

散文的创作上达到新的高度，对散文的艺术和技巧

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对“技巧的追求日益走

上显性的方向”。［４］何其芳的《画梦录》正是以其

“独立的艺术制作”“超达深渊的情趣”［５］而获得

《大公报》文艺奖，可视为后期京派散文的艺术性追

求集中体现的标志。他们特别注重于意境的营造、

意象的选择和情趣的融合，诗一样的语言在他们的

文章里随处可见。

在散文主体审美品格上，周作人的文艺自由观

成为京派作家秉承的文学理念之一。他们自由写

作姿态的表现，首先是对政治采取疏离的态度，强

调文学的自由和超功利性。其次在创作题材的选

择上，他们同样和现实生活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

离。在他们的创作里，很少有直接反映时代风云和

政治变幻的内容，如朱光潜的距离说及其推崇的静

穆境界，周作人钻进苦雨斋研究古希腊神话和民俗

学，沈从文回归湘西边地，描绘理想人性和民俗“活

化石”，何其芳醉心于以精致的文笔，倾诉一份内心

的寂寞和孤独，等等，都表现了他们对于政治风潮

的疏离和自由写作姿态的坚守。

二

京派散文家长于刻画普遍的人性、人情，追求

人性、人情之美，台湾散文家同样关注普遍的人情

人性，如从梁实秋对人情百态、社会现象的描摹到

张晓风对生命本质、生命本体等话题的聚焦，到简

萓对生命意义的探询和追问及几代女作家对美好

人性美的刻画等等皆是鲜明的例子。并且，对于人

性的书写也愈见深度。陈之藩、王鼎钧、叶笛等人

对人性深层的探索和揭示，对于人的理性、人生意

义哲学层面上的反思，描写更为细腻和深刻。闲适

书写主题在承继中也包含着发展。梁实秋沿着周

作人的闲适路线继续创作和开拓，不但《雅舍小品》

多次再版，而且又陆续出版了多本散文集。林语堂

同样佳作迭出，使闲适小品创作蔚然成风，后续者

众多。诸如吴鲁芹、思果、余光中、亮轩等人皆受其

影响，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庄因、庄裕安等人，闲
适书写可谓是延绵不绝。其取材、语言及风格也更

具现代意味。就主题而言，创作题材已不仅限于生

活琐碎的书写，而是将目光投向社会世相，对人性

的剖析更见深度。在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里，工业

文明的触角无处不在，闲适不可能再是躲避尘嚣、

隔绝社会去孤芳自赏式地抒发情思，作为社会人的

散文家也同样经由了工业文明冲击带来的惆怅、失

落，像梁实秋、吴鲁芹等人，以或嘲讽或无奈的笔触

书写了现代人的生活。如前者的《骆驼》，那踟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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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街头的孤独身影，正暗合着作者同样寂寞的心

境；后者的《数字人生》《鸡尾酒会》等感慨了现代

社会里人的异化、无奈，于自我解嘲中批判了工业

社会里人情的冷漠和虚伪。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体

味现代社会的同时逐渐走向适应，走向平和的心

态。而后起的言曦、思果、颜元叔等作家，面对生活

环境的变化，耳闻喧嚣的机器轰鸣，依然保持了一

份和谐心境，以幽默自嘲代替抱怨，寻找新的方式

留住闲适。不独海峡彼岸，此岸的汪曾祺同样深受

京派散文传统影响，认为“和谐是一种人生态度，一

种生命的圆润，也是一种审美的理想。”［６］而中西文

化的浸染，广博的交流经历，丰富的人生体验，则使

９０年代的散文家成为现代社会里如鱼得水的一
代，将传统文化所得和现代文明感受相结合，融知

识、趣味为一体，体现出浓郁的时代特色。台湾闲

适散文的写作也逐步摆脱了周作人等人的寂寞、清

冷的色调，呈现出温情脉脉的风貌。

田园题材的书写较多地承继了京派散文的诗

化散文传统。从５０年代的张秀亚、艾雯到６０－７０
年代张晓风、喻丽清、洪素丽乃至９０年代的简萓、
林清玄等，对其皆有承继，并且逐渐融入了现代主

义技巧，文体糅合的趋势日益明朗化，为散文独立

性与艺术性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作为京派散文的

继承人，张秀亚至台之后延续了京派散文钟情田园

写作的传统，善于运用诗化语言，创造诗的意境，在

承继京派文风的同时注重文章的哲思和理趣，成为

众多后起作家学习的对象。像喻丽清、吕大明、陈

幸蕙等人，皆受其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和张秀亚同

时代的胡品清、艾雯、琦君等作家，也眷恋着田园生

活，喜爱书写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致。这种倾向在后

来的散文家那里也同样明显，典型的有张晓风、席

慕蓉、萧白、粟耘等人，他们热爱自然，善于体察自

然界无声的和有声的言语，写下了许多优美篇章。

而这种对自然的依恋和钟情随着工业文明对田园

文明的侵蚀和破坏也逐渐夹入了不和谐的音响。

从８０年代起，随着台湾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程度的
日益加重，自然书写里多了拯救自然的呼喊，失去

田园的惆怅和悲哀，退隐现代社会边缘的隐士式观

察，使田园题材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了新的风貌。

就散文艺术而言，台湾当代闲适散文在创作中

呈现出题材扩大的趋势，风格也由寂寞清冷走向谦

冲平和，而抒情散文在承继京派散文诗化笔法的同

时，力求融入更多的知性意味，在技巧上则呈现多

种文体融合的趋势。尤其在后起的散文家作品里

表现更为显著。散文写作运用小说笔法，学习现代

诗歌的技巧，引进电影拍摄的蒙太奇手法，在叙述

角度、人称转换等方面都有着大胆的尝试。像余光

中、杨牧、简萓、林鐀德等人都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家。而散文表现手法的开拓在新世代作家那里表

现更为显著。作为新世代代表作家之一，简萓有意

识地进行散文的文体糅合实验。她的散文多有诗

歌和小说笔法，这在她的散文集《女儿红》里表现尤

为突出。《女儿红》中多篇为“小说体散文”的形

式，铺陈丰饶的意象及迷离情节，显现出散文“出

位”的痕迹。而９０年代的散文书写面貌变得更为
扑朔迷离、奇诡多变。钟怡雯的《垂钓睡眠》，写失

眠的苦状，不用一般词语，而以“垂钓”来设喻，具有

视听的新感受。廖鸿基的《铁鱼》，以直朴的语言，

描述海上捕鱼的粗犷生活，以情节、悬疑、对话、戏

剧性的张力，构成了这篇散文强烈的小说倾向。

除了艺术手法的创新之外，散文叙述方式也体

现了多变的风姿。京派散文家以周作人为榜样，继

承谈话风的叙述方式，往往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

式，亲切自然，娓娓而谈。为了缩短与读者之间的

心理距离，他们还常常虚拟或设定一个“假想听

众”。以张秀亚的散文为例，多采用直接倾诉法抒

发情感，如系列散文《给少女们》《雯娜的悲剧》等。

“诉说”作为台湾散文叙述方式的主导，贯穿于几代

散文家的创作之中。而何其芳所开创的独语体式，

也受到台湾散文家的钟情。杨牧的《叶珊散文集》

（叶珊为笔名），余光中在６０－７０年代写下的《逍
遥游》《塔》和《听听那冷雨》等，罗智成在８０年代
创作的《Ｍ湖书简》及《泥炭纪》，简萓在８０－９０年
代写下的《梦游书》等都是绝妙的内心独白。而这

种“独白”和何其芳式的独白相比，在延续中也呈现

了变化因子。较之何其芳的独白，余光中、杨牧等

人的独白对人的心理开掘更为深刻，深入了潜意识

层面，跳跃性也大为增强，且具备知性的色彩。而

余光中文中的独语有的抛弃了第一人称，转而使用

“他”的叙述，如《听听那冷雨》《地图》等，显然是独

白表现的新形式。

随着时代环境和文化思潮的变迁，台湾散文的

书写模式较以往又有了新的变化。不但在文中大

量吸收小说视角转换叙述的方式，以第一、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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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互用模式叙述，第一和第三人称互换的模式也有

人尝试，如苏伟贞的《单人旅行》、简萓的《秋夜叙

述》、林文义的《在护城河右岸》等等。这些散文都

巧妙地运用了叙述视角的转换，展现了散文叙述观

点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而作为一种求“真”的文体，

散文的叙述有的已经偏离真实层面，加入更多想像

甚至虚构的成分。林鐀德《房间》和林幸谦《生命

的风格》等文，都有不同程度的虚构性质。此种散

文被称作“后散文”写作，“叙述者在正文中运用更

多元的思考方式，穿梭在不同的物理时空和心灵时

空的错置之间”。［７］这样散文的写作者便不拘泥于

作者本身，而由不同的视角展开书写，获得了更多

表述空间和弹性。散文技巧的创新求变，显然达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对散文刻意经营之匠心，和

京派散文家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创作主体精神上，台湾散文家也继承了京派

散文家对于和谐、节制文风的追求及自由的写作姿

态和包容的文化心态。在节制的表现上，不仅是理

性的呈现，更采用了现代技巧，不单纯是节制，甚至

有意隐藏作者自我人格，人物由具体走向抽象性的

人类代表，体现了承继中的变化和发展。以林鐀德

的《幻戏记》为例，这篇散文受到了现代主义尤其是

魔幻写实手法的影响，“虽然以散文的体裁来呈现，

它所包容的内涵却超越了散文、甚至是小说的负荷

量”。［８］４１９作品跳出了单一的象征空间，从多角度表

现了多元化、立体化的意蕴。其内容主要讲述“我”

要为家中的白猫“Ｈ”寻找一只黑猫，文中充满了暗
示意味。猫的冷漠无礼，令人联想到都市社会里人

际关系的冷漠无情；而猫的寻求伴侣，也暗示了都

市人孤独寂寞的生活。读者从文字里很难发现作

者自我的人格、风格和情感的流露。“林鐀德以感

知性互渗而偏于理想的形而上笔法，深刻地呈现了

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表现了自我与环境的异化

过程中都市人的精神焦虑。”［９］王威智的散文《遗

址通知》，是一篇少年成长故事，以儿童的嬉戏引发

来自于死亡印象的对生命谜底的参悟。文中不论

是扮演死人入棺的游戏还是对“爷爷”腐败尸身和

生前难堪生活的描写，都刻意用讽世且冷峻的笔

调，作者的用意和心思被巧妙隐藏其中，不易体察。

以林氏为代表的这类散文通常表现的不是“小我一

己的生命情感，而是大部分人类的生命”。他们散

文中的“我”力求洗去浓烈的个人色彩，而力求成为

“人类的抽样代表”，［８］４２９加上多种文体方法的实验

和运用，其与京派散文家所倡导的节制相比，显然

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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